从乡土文献看清水江流域的林木保护——以天柱文书为中心 by 林东杰
农业考古 2016·12016年第 1期
清水江文书（按其征集县域来源，可划分为
锦屏文书、天柱文书等）是广泛遗存于黔湘清水
江流域、 以地契与林契为主体的民间性文书系
统，亦是迄今已知的有关农林混作经济及木材贸
易和生态保护的完整而系统的民间文献，现已入
藏各县档案馆的契约文书为 10万余件， 散存于
民间者可能高达 30至 50万件。 ［1］(P41)鉴于清水江
乃沅江上游，故沅江流域遗存的文书，当可与清
水江文书视作同一有机整体，则其涵盖的地域范
围已极为广大， 涉及的经济文化内容也颇为丰
富。 近十年来，较为集中地出版了一些清水江文
书整理成果，但几乎全为锦屏文书。 ①目前，贵州
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组建的学术团队与天柱县人
民政府正在合作整理天柱文书，首批七千余份已
经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笔者参与
这批天柱文书整理时，发现一些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文书，在解读这些新材料基础上，勾稽地方
志乘、民间碑刻等其它相关乡土文献，②揭示清至
民国年间清水江流域如何实现林木保护。
一、人工造林与林木保护
清水江流域的自然环境， 非常适合林木生
长，是我国重要林区之一，历史上其木材资源更
是丰富，如清初黎平府，“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
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
桷之材，靡不备具。”［2］(卷二十一《黎平府》P177)有明一代，贵
州同四川、湖广一道，均是朝廷采办巨大楠杉木
的主要地区。 ［3］(P87)然而，当地的木材资源长期没
有大规模开发利用， 方志上记载道：“黔山多童，
先民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
知其名者”。 ［4］(卷一 《天文志·气候 》P515)延及雍正、乾隆年
间，随着苗疆开辟，清水江水道航运得以全线贯
通，［5］(P300-317) 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有了极大发
展，其时“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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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几数十万”。 ［2］(卷二十一《黎平府》P177-178)于是，在商业
利润吸引下，“往时未习种杉” 的苗人 “亦效为
之”，［2］(卷十三 《清江通判 》P122)清水江流域开始了大规模
人工造林。到清末，木材贸易仍然十分发达，据记
载，仅黎平一府木材，“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
即使盗伐现象很多，每年仍能“卖百余万”，［6］(卷三
下《释货》P301)足见该流域林业贸易利润的丰厚和人工
造林规模的巨大。 对此，笔者所见天柱文书亦多
有反映，兹举数例。
契 1：
立借银人归非溪刘岩锦、 登水寨龙朝相二
人，同本生理，买到摆洞寨陈万红、陈万才、杨老
乔、陈万恳四人杉木壹单肆佰零捌根，凭中刘文
英议定价银壹佰贰拾贰两正。 因银拨借未得，二
姓同立借字，行利加三。 自愿将到土名归弟溪田
一坵、岭岑田贰坵作抵，朝相自愿将到土名鬼脚
冲田一坵作抵。 其银限至脱货还钱， 不得有悮
（误）；有悮（误）任从下田耕种，不得异言。恐口无
凭，立字为据。
凭中 刘文英
朝相 亲笔
刘岩锦借字涂销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文书原持有者：刘宗域；来源地：髙酿镇优
洞村）［7］(第十册卷三十五 P28)
契 1 反映者，乃嘉庆二十四年刘岩锦、龙朝
相二人购买陈万红、陈万才、杨老乔、陈万恳四人
共有杉木，议定价格是白银一百二十二两。 由于
刘岩锦、 龙朝相二人一时无法拿出这么多银两，
于是就立了这份借银字，承诺在应当支付的银两
上“行利加三”，并拿土地作抵押，声明如果未能
按时还钱，抵押的土地就交由陈万红、陈万才、杨
老乔、陈万恳四人耕种。文书中买卖的这批杉木，
仅为四人共有， 但价值高达白银一百二十二两，
鉴于嘉庆前后贵州、广西两地长工年均工价仅为
白银一两多，而邻近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地长工
年均工价都是白银四两多，［8］(P390) 则清水江流域
杉木种植的利润当十分可观，清代描写天柱的诗
歌言道：“稻田分水少， 杉木占山多”、“杉多地为
禾田少”，［9］(卷八《艺文志》P316)可知经济利益对人工造林
当有巨大推动作用。 对此，文书中亦有所体现。
契 2：
立合同字人盘岑村杨启云、 地绵杨学珠，今
因招到圭任冲唐仕贵，笃到圭象地土壹冲两膊叁
岔，上抵大路，下抵本主地土，左抵岑排地土，右
抵范荷坡地土，四至分明。栽杉总共伍仟余株，地
主肆股、栽主陆股均分，限至三年栽主修□，不得
异言。 恐后无凭，立有合同为据。
代笔 杨光富
合同为凭，各执一张。 （半字）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立
（文书原持有者：刘宗域；来源地：髙酿镇优
洞村）［7］(第十册卷三十五 P131)
上引这份光绪三十年的合同中， 供杨启云、
杨学珠、唐仕贵三人分配的杉木数量就高达五千
余株，则当地人工造林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而天
柱地区的不少分家文书中，也明确提及杉木的分
配，兹照录一份以作具体说明。
契 3：
立分关兄弟字杨炳泽、（杨炳）标二人，今凭
亲族人等，将祖遗田园、山场、地土、杉木，作为两
股均分。炳泽流落墓年下冲田四坵，盘膊田二坵，
冲桃田一坵，豪下安田一坵，豪闷田二固，闷田一
坵；炳标流落墓年田大小六坵，冲桃田三坵，盘院
田二坵。 炳泽分得老屋场上排四间，并分得长院
杉木左边四股收三， 又分盘德元右边屋边园地，
右边长院塘炉园地大小五团；炳标流落长院杉木
右边园地四团， 分得盘德元左边志屋场园地，左
志（至）土地园，右边志（至）屋场坪，下排四间，两
股均分。云后各管各业，勿得强争霸占等等。此均
分立契，恐口无凭，立杜后分关，各执一纸为据。
外批：杉木立禁以后破伐，炳泽四股收三，出
山关正。 此据。
凭亲 炳祥（押）
族 杨汉祥（押）
笔 炳干（押）
署志□
民国壬申二月二
（文书原持有者：杨昌辉、杨昌权；来源地：高
酿镇甘洞村老扬组）［7］(第二十册卷六十一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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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分家文书中明确规定杉木的分配，可见
杉木已经成为家庭的重要财产之一，亦从侧面证
明杉木种植十分普遍。杉木的广泛种植固然可以
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 但杉木生长周期较长，有
些林农等不及成材就开始出售，见存相当数量的
买卖嫩杉木契约，即是明显体现，兹举一份为证。
契 4：
立卖嫩杉木字人龚东永， 今因家下要钱使
用，无所出处，自愿将到土名谢板冲头嫩杉木乙
冲，上抵路，下［抵］东吉山，左抵燕品山，右［抵］
燕川山为界，四至分明，先问房族，无钱承买，问
到积德村杨通海承买。当日三面议定价银四两零
八分正，其银亲主领足应用，并无下欠分文。其嫩
杉木蓄禁限至叁拾年正，坎（砍）木下河，地归卖
［主］营业。若有来理（历）不清，有卖主向前理落，
不干买主之事。自卖之后，不得异言。恐口无凭，
立有卖字存照。
内添乙字。
凭中 占荣
子笔 砚祖
民国丁巳年四月十二日 立字
（文书原持有者：杨昌熙、杨昌栋；来源地：高
酿镇甘洞村小扬二组）［7］(第二十一册卷六十五 P228)
契 4是民国六年的一份卖嫩杉木字，所谓嫩
杉木，根据文书全文推断，不难得知是指未成材
的杉木。 文书中龚东永出售给杨通海的这批嫩
杉木，蓄禁年限可到民国三十年，远在立契时间
二十四年后， 若加上卖主龚东永的前期培育，则
此批杉木从种植到砍伐出售的生产周期定要三
十年左右。
杉木的生产周期如此之长，又不能直接提供
粮食，而清水江流域山多地少，人地矛盾比较紧
张，如天柱“虽广袤百里而顷田仅七百八十余，无
长源灌溉，无万亩盈郊，地非阔也……即丰年所
入，有正供而无衣食”，［10］(上卷 《田赋 》P78)在此情况下，
林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非常智慧地采用了林粮
间作的生产方式，如清代黎平等地“种杉之地，必
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
［2］(卷二十一 《黎平府 》P177)而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锦屏
的田野调查，林粮间作大致如此：春砍草木，烧灰
作肥，四月垦地，种植小米，秋后翻地过冬，来年
初春碎土征地，准备载杉；栽树后，于林地苗行
间，间种包谷两季，注意勿使包谷须根伸入杉苗
窝中，秋收包谷后，将茎叶积于杉苗上侧，腐烂为
肥；树苗生长两年后，高可达四五尺，不再种粮。
［11］(P84)此生产方式在文书中亦有体现。
契 5：
立讨字人龙生文，因家贫穷，生活难逃，自己
上门问到勒洞业主龙凤山土名宗水排坡荒山壹
团，佃种小米、栽杉木，连耕三年，长大成林，肆陆
成分，业主肆股，栽主陆股。 经双方同意，不得异
言。 恐口无凭，立有讨字□□。
讨笔 罗八锡
讨字人 龙生文
民国三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文书原持有者：罗朝明；来源地：高酿镇勒
洞村）［7］(第十九册卷五十八 P223)
契 5中佃农龙生文表示佃山后要种小米、载
杉木，连耕三年后杉木要成林，皆与田野调查所
得林粮间作生产方式的具体过程一一吻合。 此
生产方式，提高了地力的使用，较好地解决了林
农的口粮问题， 同时有效维护了林区的生态平
衡，［12］(P1070)对此，清代贵州著名学者郑珍所写《黎
平木赠胡生子何长新》一诗有精彩描述：
遵义竞垦山，黎平竞树木。树木十年成，垦山
岁两熟。两熟利诚速，获饱必逢年。十年亦纡图，
绿林长金钱。林成一旦富，仅忍十年苦。耕山见石
骨，逢年亦约取。黎人拙常饶，遵人巧常饥。 男儿
用心处，但较遵与黎。 我虽为遵人，独作树木计。
子黎长于遵，而知垦山弊。手持不急书，未是救眉
睫。以我老橐驼，求指经用法。 此法信者难，庸更
望其行。似子实难得，所要用力精。勿拔千岁根，
贪取百日稻。 送老垦山人，汝材看合抱。 ［13］(P282)
综上所述可知，随着苗疆开辟、清水江航道
的全面开通，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前所未有的
发展起来。 在商业利润刺激下，当地人民开始了
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并在育林的过程中很有智慧
地采取了林粮间作，结果不但有效缓解了人地矛
盾，保证了大规模、持续性的木材采伐，客观上维
持了林地总面积的稳定，从而较好地保护了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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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生态环境。
二、风俗习惯与林木保护
与人工造林相比， 清水江流域的风水观念、
乡规民约、民间信仰等，或许在林木保护中起了
更持久的作用。 从笔者所见文书资料可知，风水
观念在当地根深蒂固，兹举数份文书为例，并作
简要分析。
契 6：
立请地理先生字人龙大清，今因请到髙冲村
刘昌儒明通地理寻龙脉，寻到我等地方土名包上
坡，人形下穴壹蕊壹穴阴地，略有可用。我今与刘
昌儒先生商议定罗经理壹拾贰阡（仟）捌陌（佰）
文整，今我目前罗经理毫无分文，只（得）与昌儒
先生商议，以此阴地均分壹棑又四棑，分落昌儒
先生作罗经理。 此我心愿意愿，自分之后两下各
葬各棑，永远子孙进葬。 恐有我之房族有言髙语
纸（低），我地言上前理落，不关先生之事。恐口无
凭，立有请字为据。
凭中 杨品祥
代笔 杨再拔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 立
（文书原持有者：刘宗域；来源地：髙酿镇优
洞村）［7］(第十册卷三十五 P125)
契 6 为天柱见存多份请地理先生合同中的
一份，契中所谓“罗经理”，根据全文不难推断，乃
付给地理先生的酬劳。文书中的地理先生刘昌儒
替龙大清寻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墓地，商定该
得酬劳一万二千八百文。然而，因为龙大清“目前
罗经理毫无分文”，经刘昌儒同意后，拿出墓地的
一部分送给他充当酬劳， 并订立本文书作为凭
证。
笔者所见几份“祷阴地契（字）”，更加直接地
体现了当地人民浓厚的风水观念，兹举两例。
契 7：
立祷阴地字人杨宗佑，情因连宝判氏不幸亡
故，祖遗之阴地不利，无处择吉。只得上门祷到□
□刘显东□下， 蒙念情属，□月收到土名柳树坡
阴地壹穴安葬妻身。感情不尽，以后只□□扫，不
得乘此再葬。 若有□□，任凭刘姓□□□自于罪
累。 恐口无凭，特立此祷字一纸与岳为据。
亲笔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 立
（文书原持有者：刘光炎；来源地：高酿镇优
洞村）［7］(第十二册卷四十一 P297)
契 8：
立祷字人杨政全， 情因娶得刘宗才、（刘宗）
柄、（刘宗）科兄弟三人之姊为室，不幸于民国贰
拾壹年正月初五日亡故。 余以室运干推查于老
祖之地，不睦。自己请人祷到表弟刘宗才、（刘宗）
柄、（刘宗）科兄弟三人土名美轩阴地壹拨，以作
安顿之望，余杨政全并无潜欲占一寸土。 恐后人
心不古，立有祷字为据。
内添贰字涂壹字。
凭 杨再贞、柄球
族 龙茂林、茂章
戚 龙瑞林、石宗田
祷笔 龙文标
民国贰拾壹年正月初七日 立字
（文书原持有者：刘光炎；来源地：高酿镇优
洞村）［7］(第十二册卷四十一 P323)
据上引两份文书可知， 亡者亲属安葬亡者
前，要先以“室运干推查”，倘若葬于自家坟地“不
利”或“不睦”，一般就向亲朋“祷”一块墓地。在墓
地的选择上如此慎重， 可见风水观念之深入人
心。
在风水观念影响下，当地大量存在的、关涉
风水的树木禁止砍伐，甚至不得开山动土，如高
酿镇地良村龙氏，曾于崇祯十二年把共有的三处
坟山封禁，禁止再行进葬。③笔者亦见一份文书关
涉坟山封禁。
契 9：
立清白无事字人黎属更豆村刘明亨，情因柱
地有刘昌仟、选青、金富、耀文、耀芳承、宗培等先
祖遗下祖业地名圭辉， 并有阴地一洞， 名岑美
□人形，俱在黎、柱交地，葬有历代老祖，及今经
管贰佰余年。 我等地方邻村丝毫无犯，并及坟山
左右枫（风）水，俱皆昌儒等祖人先买，自古及今
随其蓄禁，培补阴阳枫（风）水。突于客岁三月内，
观间美穴，果然抛碑盗葬壹冢。伊等查访至今，予
自难逃，只得请到黎、柱两属地保龙庚吉、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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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团甲龙玉元、吴光云、杨少基、胡国弼、胡邦
贤、伍华榜、龙宏昌、龙廷谋等，入中劝解。 余亦
自甘认罪，情愿起扦，二比了息，不得生端翻悔。
自愿招龙谢土， 后日再不得冒争， 至于阴阳枫
（风）水、杂木杉山地界，不敢犯动丝毫，情愿替
守。 倘若仍蹈前辙，任从禀官，照律惩办，自甘情
愿领罪，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有清白，付与昌
仟等永远为据。
凭黎、 柱团甲 ○○○ ○○○ ○○○
○○○ ○○○ ○○○ ○○○ ○○○
地保 龙庚吉 李昌高
亲笔 刘明亨
宣统二年三月十三日立 未已又七月初八
日抄白
（文书原持有者：刘宗域；来源地：髙酿镇优
洞村）［7］(第十册卷三十五 P145)
契 9 中“黎”指黎平，“柱”指“天柱”，两地一
南一北毗邻。此文书反映了一件纠纷的产生和解
决：天柱刘昌仟、刘选青、刘金富等人的先祖传下
名叫圭辉的一块土地，位于天柱、黎平交界，葬有
刘氏历代老祖，两百多年来蓄禁林木、培补阴阳
风水。在宣统元年三月，突然发现被人盗葬，于是
刘氏四处查访。 盗葬者刘明亨自知迟早要被责
难，于是请天柱、黎平两地的地保、团甲居中调
处，两方达成和解。刘明亨“自甘情愿领罪”，承诺
“招龙谢土”，不再重蹈前辙，并代为看守坟山。
笔者所见另一份文书同样体现了风水观念
影响下对林木的保护，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契 10：
立准禁风树字上花村龙秀三、龙秀选、龙凤
藻、龙秀眉、龙秀目、秀角、秀冠、秀炎、炳松、政
覃、炳焕、政先、柱标、柱砥、柱猷、秀牙、秀鼻、炳
炽、秀尾、政纶、政纪三房人等，今我等有共山土
名夏九冲头之树，滋长成林，有关风水。我等地主
执契管业，因与演大人等争论，当请团众理讲。团
众善劝我等，将此地有关风水之树，准其演大七
家蓄禁，作为护荫之资，我等不得砍伐，其地仍属
我等原业。 至于枯枝雪损，亦归我等取用。 今我
三房均愿乐从，自准禁之后，不得异言。 恐口无
凭，立有准禁风树字为据。
附计七家名：龙喜丰、喜禄、喜亨、宏恩、观
华、喜邦、喜朋。
凭团 刘耀文 黄贞干 龙步云 刘大年
龙显禄 龙观保
宣统元年己酉岁正月二十二日 龙秀三
亲立
（文书原持有者：龙昭旭；来源地：高酿镇上
花村五组）［7］(第十六册卷四十八 P28)
契 10 所涉纠纷很有意思：龙秀三、龙秀选、
龙凤藻等人共有一片名叫夏九冲的山地，而龙喜
丰、龙喜禄、龙喜亨等七家，却以该山所生树林关
涉风水，不许业主砍伐，要求蓄禁。而纠纷调解结
果，龙秀三等业主继续保留土地所有权，但不得
砍伐林木，答应龙喜丰等七家的蓄禁要求。 业主
的极大让步，从侧面体现了风水观念对林木保护
的强大约束力。
清水江流域存有众多封山育林碑，有些石碑
的碑文，更是被众多学者引用，如锦屏的“九南水
口护林碑”。在此，笔者转录两份暂时未见研究者
利用的碑文（标点略有改动）：
其一，民国元年（1912），原大样安浪寨白禾
冲绅民，在楠竹湾立碑刻文，其文曰：
楠竹湾所培育树木，为吾村风水林，所植杉、
樟、自生马尾松、枫香树严禁毁坏；人畜不准上下其
湾，只准从右边花阶路行走，违者从严处罚。 ［14］(P465)
其二：民国十年（1921），大样有人在栗木坳
乱砍古木， 当时绅民控诉到远口分县请求处理，
随即把分县县长批示勒碑为记：
为永远禁止砍伐事案： 据客冲民龙耀光、龙
耀麟等具控龙王牯等强砍木树、败坏风水各情一
案，当经传讯审明。所有此山蓄禁杂树竹木，系培
护风水，无论何人，概不准乱伐。 若有违抗不遵
者，准予禀官究治，而龙王牯等亦不得藉地相连
妄砍。 特此制立碑示。 ［14］(P465)
从上引两份碑文可知， 两处山林的蓄禁，都
是出于培护风水的需要，再次体现了风水观念对
林木的保护作用。
除风水观念外， 清水江流域的乡规民约，对
林木的保护也起了巨大作用。 民国初年，从江县
小黄乡侗族寨老吴万最，召集村民共同制订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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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规定：“凡在封山地砍伐一木者，罚银百两，
宰黄牛一头，泥鳅 120斤分给各户”。 立规月余，
其婿到禁山地砍木一根，当天，吴万最在鼓楼击
鼓聚众，按规定惩罚其婿，此后，该乡禁山林树木
无一受损。 ［15］(P95)民国九年（1920），邛水县（今三
穗县）瓦寨联合林业公会制定了护林规约，其全
文如下（转录时标点略有改动）：
吾邛水四面山林，荒废有年，樵采焚窃，行将
殆尽。今值实业竞争之际，非振兴林业，不足以谋
社会之生存，开利源之基础。近年来垦地造林，接
踵而至，若不结合团体，研求保护，不无火焚盗伐
之损失及勤始怠终之弊病。 兹经公订各种规约，
遵守如左：
①本区域内及本会会员所有山林， 均应培
蓄，如有滥伐荒废，本会得限止或警告之。 不得
已时，须即申明。
②放火焚烧森林山野，一经调查确实，得照
地面被焚物产之多寡估价赔偿后，罚洋三元至五
十元，或照《森林法》第二十四条，呈请官厅依法
惩治。
③盗人杉树一株，赔洋二元；其他如桐、茶、
松、漆、橡、棬、桑、槐各种应蓄树林及其他果树等
等，均按株数估价赔偿外，罚洋三元至十元。
④盗人园林各副产物(即竹笋、树枝、果实、
柴草、蔬菜、秧苗、标识等)，除照物价赔偿外，罚
洋一元至三元。
⑤桐、茶果实成熟，各有主权，如拿获偷盗
者，除罚赔还外，罚洋一元至三元。
⑥砍柴之人， 在本区域内或本会会员山内，
侵盗一切应蓄之材木者，每挑柴罚洋五角。 本人
山内或他区域内者，不在此限。
⑦浪（滥）放牛马猪羊践踏树苗、农产等物
者，除相地赔偿外，罚洋一元至三元。
⑧牧童雇工每入山场， 动以人工栽培之桐、
茶、杉、漆各树作试刀之威，此种恶习，自应痛怒，
如有发现查实，罚其家长洋三元。
以上赔偿之数，无力缴纳者，轻则酌照银元
计算，罚充本林场苦工，重则照《森林法》第二十
一条至三十条，呈请官厅执行。本会事在创始，财
力薄弱，设置巡查暂从缓计，由本会调查部及各
会员，均负监察责任。 自公司（笔者按：似当为
“同”。 ）议决始，事在必行，务各父诫其子，兄告
其弟，在校儿童，尤宜加意，严戒谨守，是所望祷。
此布
中华民国九年六月［16］(P166-167)
从上述规约可以看出，作为民间组织的瓦寨
联合林业公会，具有较好的组织架构，成立初期
已有调查部，且有设置巡查的计划，则此细致周
全的护林规约，定当具有实效。
笔者所见天柱文书，亦有一份涉及生态环境
保护的“民约”。
契 11：
立合同人蒋姓、杨姓。
立合同人壹议不准赌博，丙（禀）官送救。
又一议团中不准面生代人，公同户官。
一议不准阿停悔（匪）类，内勾外影，公议画
（罚）钱贰阡四百文。
一议不准乱人放野伙（火），画（罚）钱八百
文。
一议不准强盗贼牛个（过）路，众等捆送官。
一议寨中那家逮盗，各佩盘钱送官，使主出
钱四百文。
一议牛马不准起鉴，阳春不□□，画（罚）钱
二百四十文。
一议果子、柴草不准乱砍，柴草画（罚）钱二
百四十文，油子画（罚）钱捌百文。
蒋昌有、蒋昌传、杨秀北、蒋昌凤、杨秀政、蒋
可爱、杨刚、蒋寕春、杨秀元、杨秀睿、杨宗道、杨
永春、杨宗富、杨宗笔、杨老人、杨老林
公议明年八月十五公（共）画（罚）钱三千贰
百文。
公同心愿，不许邢（邪）杂鲜。 若友邢（邪）人
杂鲜，众等不依。
光绪拾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文书原持有者：蒋启良；来源地：瓮洞镇黄
巡村）［7］(第七册卷二十四 P276)
契 11中与生态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 主要
是禁止随意点野火、乱砍柴草，对于违反规定的
惩处主要是罚钱，订立时乃以蒋、杨二姓为名义，
则宗族力量当是保证此契约履行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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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尚见一份私人所立、保护林木的锦屏文
书。
契 12：
立解（诫）约字人姜举周，因有山一副，在坡
脚大路旁，日后恐有杂〔木〕在路旁，不许砍伐，留
与子孙世代乘凉。 今欲有凭，立解（诫）字是实。
凭中 姜绍望、宗义
代笔 姜朝佐
嘉庆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立［17］(P549)
契 12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立约人姜
举周拥有一块山地，位于大路旁，考虑到此山将
来或有树木长到路边，故未雨绸缪，写下文书，禁
止砍伐可能出现的长在路旁的树木。 这种远虑，
恰恰从侧面反映了清水江流域人民强烈的林木
保护意识。 而这种强烈的林木保护意识，当离不
开当地的民间信仰。 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苗族、
侗族人民，对日月山川、古树巨石、水井岩洞等自
然物十分崇拜，［14］(P121、134-135)还有各种禁忌。如侗族
村寨的后龙山、关山，禁止动土挖掘，山上的林
树、动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相信，若有人
侵犯了它们，地龙神和风水都会受损，最终给村
寨带来灾难。 ［18］(P1440)而在苗族地区，村寨中一些
特别大的树被尊为神树，也叫守寨树，任何人都
不能侵犯；村寨周围的树、桥头的树及特殊地点
乘凉的树是风景树，同样不能砍伐。 ［19］(P71)
三、余论
诚然，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
利润，极大提高了当地植树造林的热情，促成了
大批人工林的营造，从而维持了当地林地总面积
的稳定，较好地保护了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然而，
经济利益的诱惑同样有不利于林木保护的一面。
在天柱县坌处镇鲍塘村有一块道光十一年竖立
的 “禁议碑”， 上面写道：“情因我等地方山多田
少，全赖杉木为生。 近年来，多有将杉木砍伐栋
子以谋利者，致使无良之辈从而效尤。 或入山窃
砍，或临溪偷栽，种种弊端，遗害不小……再议：
良田为大，凡拖木经过田内，必架木檩，不准偷放
水厢，如违，送官究治。 ”［20］(P901-902)有学者在其著作
中附录了八部黎平县侗族村规民约 （最早者为
1990，最晚者为 2001年），笔者一一仔细阅读，发
现均有禁止或惩罚盗砍、乱砍林木的规定。 ［21］
(P153-176)可见，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不少人置生态环
境于不顾。 在此情况下，继续发挥风俗习惯在林
木保护中的作用，应该不无意义。
注释：
①已整理出版的清水江文书主要有：《贵州
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唐立、杨有赓、武内房
司合编，共三卷，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
文化研究所 2001 年版、2002 年版、2003 年版 )；
《清水江文书》（张应强、王宗勋主编，分三辑，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2009 年版、2011
年版）；《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
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
书》（潘志成、吴大华编著，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林业经营文书》（潘志成、吴大华、梁聪编
著，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2年版）；《贵州清水江流
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高聪、谭洪沛
主编，民族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所谓“乡土文献”，主要指民间契约文书、
地方士绅文集、地方志乘、古歌民谣、口碑传说等
有助于揭示地方社会结构真实状况的资料。 详
见张新民、朱荫贵、阿风、冯祖贻：《共同推动古文
书学与乡土文献学的发展》，《贵州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2012年第 3 期。
③《龙氏族谱》首卷《封禁坟茔议》，2010 年
续修，第 167 页。 笔者田野调查得知地良村有三
支龙姓，该族谱所记为武陵堂旺公派下。 笔者所
阅族谱为龙宜栋先生所藏，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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